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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我国首台 7000 米载

人深潜器“蛟龙号”刚完成了 3000 米海

试。 在无锡 702 所的所长办公室里，记

者第一次见到了崔维成。 这可能是与他

对话最简短的一次，他只是说：“潜水器

的研发能取得今天的成功，不得不说是

集合了众多单位、 所有参与者的智慧。
不要采访我，我没什么好说的。 ”

这是一个科学家的低调。 然而，在这

低调的背后，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努力。 702
所是“蛟龙号”项目的总师单位，牵头 100
多家国内科研院所和企业。 “在历时近十

年的研发过程中， 任何一个兄弟单位出

现‘掉链子’，我都得想办法补救。 ”过了

很多年，崔维成才说，当时身为所长，他

几乎动用了所内的所有资源来维持研发

进度。
事实上，整个团队都非常称道“蛟龙

号”的总师、副总师，说他们没有任何私

心，总是以“做成事”为目的。 其中甘苦，
只有崔维成自己和“蛟龙号”总设计师徐

芑南知道。
当一个人的人生目的是为了做成

一件事， 并去实践自己的人生信条，他

看待得失荣辱的方式， 就会与众不同，
甚至看起来不可思议。

2009 年，“蛟龙号” 进行 1000 米海

试。 第一次载人下潜需要三名潜航员，
作为海试指挥部领导，崔维成分管潜航

员，可当他要求受过培训的潜航员主动

报名时，没人响应。 可能刚经历过“莫拉

克”台风，大家已产生了恐惧心理。 为了

消除这种心理，他就向总指挥请求：“让

我带头下潜吧！ ”海试现场顾问丁抗教

授听说“崔维成要亲自下潜”，也向总指

挥请求：“我有在美国 ‘阿尔文 ’号的下

潜经历，我也参加下潜！ ”
获得海洋局领导许可，崔维成在甲板上

完成了短短两个小时的培训后， 就带头作

了首次下潜。 第二次丁抗带队，崔维成再

带第三次……他们两位经过了八次的示

范， 终于消除了受训潜航员的恐惧心理，
使得后续的海试得以顺利开展。 首次下潜

顺利完成，当崔维成再回船上，所有人看

他的眼光中，都藏着一个大写的“服”字。
其实，身为所长，身为项目第一副总

师，崔维成更适合留在船上掌控大局，为
何要决心下潜？ 崔维成不是没想过最坏

的情况，可跳出个人生死，他看到的是另

一番场景：如果他留在船上，万一三名潜

航员在水下出了事， 那他除了要面对自

己的愧疚， 还要面对悲伤欲绝的潜航员

家属。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的灵魂

一辈子都难以得到安宁。 ”他说，如果自

己下去了， 哪怕发生事故送了性命，所

里其他领导在善后处理时的压力就可

以小一些，毕竟所长也在牺牲之列。 而

自己如果成为烈士，家属的生活照顾国

家肯定会管的 ，如此权衡之下 ，选择下

潜显然是更明智的选择。
“常言道，生死由命，真的放下了对

死亡的恐惧， 我就可以跟随内心的选择

走。 ”崔维成的这番话中透露出的人生哲

理，使他在遇到重大人生抉择时，往往可

以具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于他人所见

之狂风恶浪，在他心中却是平坦大道；他
人眼中之稳妥安逸， 在他看来反而凶险

丛生。
在“蛟龙号”成功之际，辞去所长职

务 、放弃局级待遇 ，转而利用社会资助

渠道， 开展万米级载人潜水器研发，就

是崔维成人生哲理的又一次实践。
“蛟龙号”的研制尚未完全成功时，

崔维成就在考虑：载人深潜器的下一个

十年 ，该如何做 ？ 当时 ，国家科技部给

702 所的任务是，在完成“蛟龙号”之后，
做 4500 米深潜器的国产化。 这在大多

数人看来， 是一件十分稳当的美差：冲

击过技术的高峰之后，回过头来做国产

化———也是国家级的重大科技项目，比

起冲击万米载人深潜器的世界级技术高

峰，似乎风险很小，过几年申报院士，何

乐而不为？
但崔维成并不这么想。 在他看来，

中国研制出了“蛟龙号”深潜器，离国际

领先水平就差一步之遥， 怎么能再停下

几年呢？如果就在这几年里，国外把万米

级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再研制出来，中

国不是又要丧失一次“世界第一”的机会

吗？ ”“国产化项目并非一定要由我来领

衔” 考虑到所里的专业人员已经承接了

太多的科研项目， 无法让他组建新的团

队，直接攻关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崔维成

选择了离开。
在“蛟龙号”7000 米级海试之前，美

国著名制片人詹姆斯·卡梅隆出资建造

的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由他本人亲自驾

驶，到达马里亚纳海沟 10898 米深的海

底。 这个事件，也是刺激崔维成作出这

个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卡梅隆的

潜水器只是“签到式”到达而已，没有在

海底取到样品，也无法重复下潜。 但这

显 现 了 国 际 上 已 经 把 目 光 瞄 准 到 了

11000 米的海底最深处———如果我国努

力一下，有可能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三

人作业型的载人潜水器。
崔维成觉得 ， 他有很大的发挥空

间 ，也希望在退休之前 ，能够带领团队

研制出可以畅行全球深 海 的 11000 米

载人深潜器，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多学

科交叉的深渊科技平台。
这条路， 当然也充满挑战和风险。

可崔维成想的是， 不管他能做多少，无

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会为后人留下宝贵

的经验 。 这条别人看来荆棘丛生的道

路， 在他心中实在是一条康庄大道，可

以走得安定而踏实 ，“如果为了保留一

点待遇，而让我放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情，我一定不会这样。 ”

趁“张謇号”科考任务归来，停靠芦

潮港修整补给的间隙， 记者随崔维成上

了一次船。
登上“张謇号”，崔维成就像回到家

一样自在，对船上的设备如数家珍。
除了常规的 A 型吊架、抓式取样器

等，甲板上有一个专门的车间供潜水器

使用。 潜水器从水下作业回来后，就可

以在这个车间里卸载样品、 维护修理。
紧靠车间， 就是一干一湿两间实验室，
用来及时处理各种样品，并及时进行需

要的实验。
这是目前国内潜水器所拥有的最好

的海试条件。 过去，带“蛟龙号”出海的

“向阳红 9 号” 并非为深潜器量身定制，
所以整个航次中， 深潜器只能敞开在露

天，日晒雨淋，科研人员、船员对它进行

维护也十分辛苦。 而在“张謇号”的这个

车间里， 船员工作时还能吹上点清凉的

空调。
第一次海试时，“张謇号” 还没建成，

崔维成租了一条运泥船，设施更简陋。 别

说设备， 就连人住的地方也几乎没空调。
“当时船上没地方住， 我们就弄了几个集

装箱改造成简易卧室，全船只有一个水龙

头可以用来洗漱。”他说，给集装箱装的空

调，用了没多久，就被一个海浪打过来，全
部报废。 “不过，那次海试一个月，连租船

只花了 300 万元，而以前任何一次海试的

花销都不会低于千万元。 ”他说。
那天，“张謇号” 船尾甲板上的一台

无人潜水器“海狸号”尚未卸船。 它来自

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课题组， 这次跟船

出海， 是为了打捞另一台在前次海试中

失踪的无人潜水器， 那台潜水器丢失在

南海一处 900 米深的海底。 崔维成告诉

记者，虽然从研制难度来看，载人潜水器

比无人潜水器难很多，可“还是有人的靠

谱”———潜水器与母船的通信要么靠电

缆，要么靠无线信号，而在大海波浪的力

量面前，都显得相当脆弱；如果有人在的

话，还可以把机器开回来。
去年前往巴-新海域海试， 海况一

直比较恶劣，无人潜水器海试作业时，有
好几次都差点回收失败。“当潜水器收到

靠近船尾时， 往往可能会被水流吸进船

尾，只能靠缆绳、靠人力拉住。 ”崔维成

说，风浪大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潜水器

就丢了， 或者企图拉住潜水器的船员被

拖下水，“星辰大海的征途， 也是高风险

的征途， 在大风大浪中晕船呕吐到连房

间里都呆不住，都只能算家常便饭。 ”
在“张謇号”上，崔维成的卧室外有

一间书房。他更喜欢在船上的日子，没有

外界的打扰，每天有计划地工作和休息，
连在岸上没时间追的电视剧， 趁海试有

空的时候也可以下载看一遍。
崔维成只求用自己的行为， 展示一

个真正的学者所应该做的事。他希望，到
2020 年， 能够带着万米级载人深潜器，
前往马里亚纳海沟。 “在中国，技术和资

金都不是问题。 有梦想，敢于挑战，就一

定会有所成。”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把初

心和梦想，化作大海上的那道彩虹。

现在， 崔维成正在研制的万米级载

人深潜器 ， 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彩 虹

鱼”。 为国之重器赋名的， 是一位当时

年仅 9 岁的小女孩。
说到这里， 不得不提到这位小女孩

的父亲， 崔维成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

师弟吴辛 。 在商场 中 摸 爬 滚 打 多 年 的

他 ， 从师兄冲击世界科技高峰 的 宏 大

心愿 中 ， 看到的是可能带动起来的海

洋高端装备、 服务， 乃至文化产业。
有天晚饭， 吴辛对女儿说： “爸爸

想和崔伯伯一起造一条人工鱼， 可以游

到海底的任何地方。 好不好？” 女儿问：
“是不是就像童话里的彩虹鱼那样？ 爸爸，
我真希望有那么一条鱼。” 就当实现女儿

的一个梦想， 吴辛决定通过市场融资 、
发展产业的方式， 支持师兄研发深潜器。

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漂亮的 PPT， 这

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吴辛卖掉了两套房，
凑起了启动资金， 和崔维成一起， 一家

家企业游说。 “当第一条科考船 ‘张謇

号’ 建成后， 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

条船， 更是让所有支持我们的人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希望。” 吴辛记得， 当时崔维

成请一家研究所设计科考船时， 报价要

两亿多元， 可最后愿意出资造船的浙江

企业家卢云军觉得 1.2 亿元就能造出来。
卢云军愿意牵头筹措 9000 万元， 吴辛和

崔维成通过预售科考船的股份， 筹措了

3000 万元。 于是， 从收购旧船到造一条

全新科考船的转变， 就这样完成了。

就在这一过程中， 吴辛发现， 其实

国 内 对 于 海 洋 科 考 的 需 求 相 当 旺 盛 。
“张謇号” 除了用来满足崔维成的海试

需求外， 还可以承接国内外各种海试业

务———这 不 就 是 海 洋 科 考 的 商 业 模 式

吗？ 如今， “张謇号” 在未来两年的海

试任务基本排满， 而卢云军也开始向商

业科考船领域发展。 目前 “张謇号” 已

有四五条姐妹 船 在 开 建 或 收 购 ， 2019
年还将建成有破冰能力的极地科考船。

在吴辛看来， 高技术创新走市场道

路， 也有独到的优势， 很多尖端技术研

发 ， 他们向全球寻找最好的资 源 。 比

如， 核心设备万米级载人舱的研制， 全

球也没几个人真正做过， 彩虹鱼公司几

乎把所有高手都挖了来， 在芬兰的一个

实验室里日夜赶工。 又如， 万米级载人

深潜器的浮力装置，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

机构可以提供现成产品， 他们也可以寻

觅世界最强力量进行合作开发———以后

这些世界最强技术的溢出， 都将可能开

启一个个全新的市场机会。
对于科研还是市场， 崔维成反复强

调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一定要学会

与人合作”， 他的长项是科技管理， 他就

把市场开拓的事全部交给吴辛。 崔维成

希望， 通过这样一个重大科技装备的牵

引， 可以带出一家中国海洋工程领域的

SpaceX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不管

愿望是否能实现， 这总是将科技对产业的

牵引作用， 发挥到尽可能大的一种尝试。

崔维成教授最难忘的是，2013 年 5 月他在人民大会堂被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载人深潜英雄”的荣誉称号，并受到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亲切接见。

30 多年前 ， 还在清华园中 ， 崔维成从 《城南旧事 》 电影
中听到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
阳山外山” 的歌词时， 不知不觉就出了神。 从此， 他找到了自
己的人生偶像———李叔同。 这一生， 他都在力争做一个真正的
学者。

“一个人的理想抱负， 一定要落到实处。” 20 多年与深海科
技结缘， 崔维成将为国家早日研制出全海深载人潜水器， 视为
人生的一个阶段目标， “我只想这件事该不该做， 如果该做就
全力以赴去做， 只要我不放弃， 成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担任我国首个 7000 米载人深潜器的项目负责人和第一副总
设计师 ， 崔维成带头进入深潜器 ， 九次潜下深海 ， 最深到达
7035 米。

就在功成名就之际， 崔维成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中船重工第

702 研究所副所长的职务， 放弃局级待遇， 来到上海海洋大学，
另起炉灶， 探索通过 “国家支持+社会投入” 的新模式来研制万
米级载人深潜器， 他所追求的是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来， 抢占
载人深潜技术的制高点。

有了这样的深潜器， 占全球面积超过三分之二的深海大洋，
就可以畅行无阻。 这将为中国在全球海洋竞争中， 赢得更多先
机。 崔维成说： “无论我能够做多少， 成功抑或失败， 都为后
人积攒了经验， 铺平了一段道路。 “

离 开 702 所 ， 万 米 级 深 潜 器 的 研

发如何做？ 崔维成决定尝试一条新路：
利用社会捐赠和市场资金的支持 ， 争

分夺秒抢先研制万米级载人深潜器。
人类在陆地 的 生 存 资 源 已 接 近 枯

竭 ， 向太空获取资源还相当遥远 ， 最

触手可及的 ， 就是地球上这片被 水 覆

盖的蓝色区域 。 尽管 “蛟龙号 ” 的 研

制成功 ， 使我国已可畅行全球 99%的

海洋区域 ， 但有 1%的海底还到不了 。
可国际海洋界经过很有限的初步 调 查

发现， 6500 米以下的深海生物与 6500
米以上的有明显不同 ， 这提示深 渊 内

的 生 态 结 构 可 能 是 另 一 套 生 态 系 统 ，
但人类对它的认识几乎一片空白 。 如

果缺了这一块 ， 科学家就无法建 立 起

完整的海洋生态模型 ， 也无法科 学 地

评价海洋资源开采可能对海洋生 态 系

统的影响 。 所以 ， 深入研究这最 后 的

1%， 对地球生态、 气候、 海洋环境保

护 、 地球生命起源研究 、 地震预 报 等

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 世界上只有美国、 英国和日

本具有全海深的海洋调查设备。 “我们

应该抓住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 ‘黄金十

年’， 再招聘一组人， 研制万米级作业型

载人潜水器。” 崔维成说。
“如果再等 20 年， 我们本来只落

后别人几步 ， 后来就可能怎么跑 都 追

不上了。” 在他看来， 对国家而言， 先

到一步海底 ， 获取相关生物 、 地 质 等

各类信息 ， 意味着在未来的海洋 竞 争

中 可 以 获 得 更 多 的 主 动 权 和 话 语 权 。
与 其 抱 怨 现 有 科 研 体 制 ， 等 待 改 变 ，

不如另辟蹊径。
在很多人看来， 这太匪夷所思。 动辄

几亿元的经费投入， 社会上哪来这样的投

资人， 愿意把如此巨大的资金， 投到看不

到任何盈利希望， 风险又这么巨大的项目

中去？
“很多人说， 我一直生活在梦幻的

世界里， 总想一些旁人看起来不着边际

的事儿。” 崔维成说， “可我就是想告

诉大家 ， 尤其是年轻人 ， 一定要 有 梦

想。 而且在中国， 追梦是有空间的。”
为了筹集 最 初 的 启 动 资 金 ， 崔 维

成拿出了家里几 乎 所 有 的 积 蓄 200 万

元 。 他的妻子反对 ， 说这是留给 儿 子

结婚买房用的 。 他就叫来儿子 ， 让 儿

子 决 定 这 笔 钱 的 用 途 。 儿 子 表 态 ：
“我 的 人 生 靠 自 己 努 力 ， 不 需 要 这 笔

钱！” 此后， 崔维成每年只从年薪中给

家里留出 20 万元作为家用开销， 剩下

的全部都投入到科研中去。
与此同时， 他在江苏海门的同乡中，

开始游说大大小小的民营企业老板， 希

望他们投资支持自己的科研 。 凭 借 着

“蛟龙号” 的业绩和自己的真诚， 崔维成

陆续募集到了几百万元的捐款， 他用这

笔钱成立了一个基金———有了这笔钱，
就有了资金周转的余地， 开始真正追逐

深渊科技的梦想。
在很多公开场合， 崔维成都提到过

《文汇报》 在他的深渊探索事业中的一

段因缘 。 2013 年 9 月 ， 在组建起了最

初的科研队伍后， 崔维成开始为深潜器

的出海海试考虑， 需要一条科考母船。
要知道， 要建造一条深潜器专用的科考

母船， 投资动辄两三亿元， 耗时数年不

足为奇。 于是， 他考虑收购一条旧船进

行改造。 当记者看到他的群发邮件后，
报道了这一消息。 令崔维成没有想到的

是， 消息一出许多民营企业纷纷向他抛

来了 “绣球”， 有的提出愿意为他造一

条新的科考母船。
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 ， 5000 吨级

的科考母船 “张謇号” 下水， 并成功前

往我国南海、 巴布亚-新几内亚海域进

行深渊科考； 万米级无人深潜器在马里

亚纳海沟完成了首次海试； 万米级载人

舱和高压海水泵在芬兰开建……
在推进深潜器研发的同时， 一个围

绕深渊科技的平台也正在搭建： 为了利

用好从深海取回的样品， 一个深渊生物

样品库已在临港投入使用， 相关的生命

科学、 药学、 化学、 地质学等方面的专

家正逐渐汇聚到中心周围。
在这个过程中， 崔维成的确遇到了

不少难处， 比如， 整支研究队伍的人员

费用就是一大笔开销。 上海海洋大学给

了他的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一定的编

制， 使他可以用稳定的岗位吸引人才，
可他还是得给出符合人才市场水平的年

薪， 才能留得住优秀人才。
“上海市科委也给了我 不 少 支 持 ，

不 过 缺 口 仍 然 存 在 。 ” 崔 维 成 透 露 ，
最近 ， 他们除了继续争取上海地 方 政

府的支持外 ， 也在与其它地方政 府 接

触 ， 多 方 “化 缘 ” ， 继 续 追 逐 他 的 深

渊梦想。
他， 就是想做成事。 其他的， 他并

不那么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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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见风浪， 我心中有坦途”

万米深潜器， 市场道路研发

为国之重器赋名“彩虹鱼”

星辰大海， 征途不平坦

2016 年 7 月， 崔

维成在 “张謇号 ” 上

指挥海试工作 。 （均

受访者本人供图）

2016 年从马里亚纳 海 沟 10890 米

深处捕获的钩虾。

我国自主研制的全海深无人潜水

器从南太平洋采集生物样本。

崔维成 （左） 和吴辛在一起探讨深渊科技的产业化。

崔维成 （右） 与专家讨论着陆器获得的马里亚纳海沟海底沉积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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